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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学梅

当雪以春的名义盛大开场
整个冬天就有了爱的宣扬

雪花曼妙生姿
落在原野、屋檐、树上

世界在阳光下圣洁庄严
听，那落雪的声音

让枯寂的枝丫有了颜色
仿佛爱人的婚纱，轻盈透亮

雪是冬的天使
却落在春天的臂膀

我数着雪地上的脚印
仿佛童年的欢乐穿透中年的胸怀

用热烈的眼眸附上冬的赠言
在无言中守候美好的信念

这春天的雪啊
你是记忆里生命的依托

滋润春苗在地下萌动生发
不惧寒冬的凛冽

把浪漫洒在青春的发梢
洒在祈盼丰收的脸庞

掬一捧素雪
无色无味才是春天的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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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声声
是召唤神龙的号角

丰沛的雨水
是催醒大地的良药

迎来了，迎来了
幸福与快乐的又一个新春

新的气息
带来了新的希冀

新的韵律
奔涌着新的情趣

新的歌声
表达着新的心迹

呵，新春来了
在雪域高原里
在江南水乡里
在云端哨卡里
在万家灯火里

在各族人民的喜庆里

商店——琳琅满目
大街——张灯结彩
手机——祝福满满
门楣——对联福字

老年人脸上——挂着微笑
中年人内心——充满希望
青年人脚步——追踪阳光
少年人声音——庆祝喝彩

我用春的歌声
赞美祖国的河山
我用春的舞步

摇出生活的欣喜
我祝愿我的祖国

万物昭苏、春光永驻

此时，一弯弦月欲上穹，星点灯火欲璀
璨，喧嚣大地欲归宁，山川春意欲苏醒。

牧人追随渐沉夕阳的余辉挥鞭吆喝，暮
归牛羊入圈，“咩哞”声夹杂着对春天的呼唤，
身后留下缕缕慢慢褪到天边的倦霞。

大红对联登上门楣，红纸金字的冲击，是
一种喜悦、一种期盼，更是浓浓的祝福，悠扬洒
脱的笔墨勾勒出一年里美好且独韵的愿景。

借走的桌椅板凳归家，邻家姐姐顺手带
来寓意吉祥的花馍和水果糖，把祝福洒在小
院里抬腿就回。

辛劳的农具归了位，铁锹立墙角，长锄在
门后，推车在院外，像训练有素的士兵时刻等
待将军的传令，唯有人们辛劳的脚步一年四
季不停歇。

孩子们穿上新衣，绫绸扎在女孩的麻花
辫上，红得耀眼，她们像灯蕊开了花，瞬间活
泼多彩。蓝色中山服让男孩顿时变得神清气
爽，英姿初显，这是梦想的味道，是对未来憧
憬的味道。

父母亲的“老鼠”形饺子排成行，头是圆
的，尾巴是尖的，肚儿是鼓的，内容是丰满的，
再将祝福的硬币包在“老鼠”肚里，母亲说吃
了含有硬币的饺子，一年中会头彩碰大运，我
们几个孩子信以为真。

一切准备就绪，窗外灯火渐明，屋内热
气腾腾。

此时，小村庄的角角落落炊烟升起，烟火
气飘飘袅袅，交织成一幅朦胧和美的年画。

灶头上柴火燃得正旺，大铁锅里的手抓
冒热气，香气四处飘散。圆嘟嘟的饺子从母
亲手中滑落，奔向沸腾的铁锅，壮烈而浪漫，
似乎去赴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此刻，飘香
已致远，孩子们的味蕾已开花，人间浓烈而真
味的美食从一碗饱满的饺子启程。

灶头前摆弄柴火的父亲似倦鸟，乏意从
哈欠声中喷涌而出，金色的火光照亮了他脸
庞的沟渠。一年一关，他是将军，常年征战在
生活的沙场上，铠甲不丢人不倒。一关一年，
他是士兵，也渴望在年关的缝隙里作一次打
盹的休憩，暂且向生活示弱。

四方形的木头炕桌四腿平稳驻扎，父亲
母亲在炕上正襟危坐。父令不出，筷静人安，
炕沿下孩子们正跪一排。一拜三叩，感谢父
母将孩子们带至人世间之恩和养育、教育之

恩。父亲眼里闪着泪光，将几个鲜艳的红包
挥洒向炕沿下的孩子们，孩子们欢呼雀跃，小
土屋里的欢笑飞到小院，又翻过小院围墙飞
到远方。只是那时太稚嫩，读不懂父亲的泪
光和母亲的微笑，读懂已是中年，岁月沧桑难
回头。

土屋里热火朝天，土屋外繁星闪烁。炉
中火苗上扬盛放，孩子们的歌声和手舞足蹈
的快乐渲染了父亲和母亲，父母的笑声掩盖
了疲倦，那只白色的老猫也蜷缩在父亲膝下，
喵喵不停，连空气里的尘埃也在跳舞，在相互
碰撞中摩擦出快乐的火花。

鸡鸣五更时，启明星悬空。繁星仍在，弦
月仍在，清风仍在，小河水仍在，庄稼地仍在，
山川树木仍在。父母亲睡了，孩子们也睡了，
鸡舍侧旁父亲写的红色对联已剩半联，牛舍
里小牛在吮吸乳汁，羊舍里羊羔跪乳。黎明
的曙光已攀上山头，仍听得到群山树木在忙
乱中伸出双臂迎接春天的声音。

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醒来已是中年。
这一生，许多年关，都在离家和归来中反

复演绎。
青涩离家，少年不知愁滋味，无言独闯远

方。父母慈祥的目光在身后目送，庄廓外的那
棵老榆树哗啦啦摇曳繁密的叶子，白色的老猫
蜷缩在父亲的脚边，同时目送的还有斑驳的土
围墙，院角的几丛杂草，圈里的牛羊鸡。而每
当年关归家，依然热闹非凡，在行年俗礼、嬉
戏，满足简单的味蕾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忘
的年关。

时光变迁，物境转移。后来，父亲砍去庄
廓外那棵长满锈迹的老榆树枝丫，老榆树老
了。白色的老猫也老了，已不屑于隐藏在屋
子的黑暗处等待猎物，终于寿终正寝。庄廓
斑驳的土墙早已变成光滑的水泥围墙，父母
的土屋被砖瓦房替代，小院焕然一新。谁也
阻挡不了岁月沧桑的脚步，此时，父母白发斑
斑，孩子们已长大，宽敞有余的堂屋稀释了孩
子们的欢笑，父亲的孙儿们已不屑那些繁缛
礼节，只是望着巴掌大的电子屏津津自乐。

再后来，走着走着，父亲终于抗衡不过岁
月赐予的磨难，倒在了家乡的那个山头上。
后来每过年关，老母亲随意地坐在炕上，她已
无精力给孩子们和孙儿们发红包，只是淡淡
地接受孩子们的礼拜。可我们谁也不说出

来，坐落于炕上那个空位里蕴含的思念和
心酸。

此时村庄里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酣然享
受“团圆”的除夕夜晚，在谁知个中滋味中用
心品尝深埋于胸中的五味杂陈。

这个夜晚，老人安详。他们的春秋里，年
是刻在人生路上的圈圈年轮，是一次次悲欢
离合后默许的期愿，天空中绚丽的烟花他们
无暇顾及，方桌上一道道色香美食他们淡然
面对，在他们心里，儿孙欢笑是这个世界上最
美丽的图画，是一年中最殷切的期盼。

这个夜晚，中年奔放。一年匆忙奔波的
脚步可在今晚停歇，一年奋斗沧桑的辛酸可
在今晚得以安慰，一年泼洒的汗水和周身的
灰尘可在今晚得以掸净，一年浓得化不开的
牵挂和思绪可在今晚得以抚平，披在身上的
铠甲和镶在笑容里的防备在今晚得以松懈，
中年人暂且敞开心扉吆五喝六，笑容里满是
开怀，放声高歌里满是豪放，纵横泪水里满是
真情。

这个夜晚，性情率真。觥筹交错间，早已
打开心扉。吆喝的是一二三四，传递的是亲
情温暖。咽下的是浓烈之水，伴随的是无言
清泪。诉说的是世间常事，会意的是内涵悠
长。品尝的是七色菜肴，惆怅的是相聚后的
分离。相伴的是昔日背影，心事在清风弦月
中散开。

这个夜晚，春晚演得热闹，人儿闹得欢
腾，孩子笑得清脆。这是一个别样的年夜，这
是一场别样的聚会，这是一种别样的祝福，尽
管今夜每个人年轮上又增添了一圈，尽管欢
聚延续不到明天的太阳升起，尽管相聚后又
要各奔东西，但相信，这个年夜像一幅完整而
温馨美妙的画卷已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灵
深处，回味无穷。

又是一个清晨，闹钟的嘀嗒声，唤醒了沉
睡的梦。老人身边的孩子，孩子身边的父母，
半涩半熟的青年，即将踏上回归的旅程，人生
是由无数个相聚别离构成。年在转身离去间
将春的希望和美好祝愿播洒大地，人们又奔波
在老路，抑或寻找新路，怀揣的期盼和牵挂越
来越浓。也许，正是这份踏实的牵挂和不舍激
励着在外奔波的人们去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用三百六十五个奋斗的清晨和黑夜期待下一
个盛大的团圆。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还差几分钟就到
凌晨五点，一声婴儿啼哭声从县医院妇产科
传来。

“是个女孩，五斤六两。”医生向站在产房
门外的家属说明情况。

“你看看是个女孩。”护士将包裹了棉被
的孩子递到我眼前。我只看了一眼，内心感
觉特别不舒服，婴儿不像我想象中孩子该有
的样子。头发稀稀拉拉似有似无，眼睛闭着
也能看出是肿胀的状态，小手握着拳头贴在
耳朵下，印象最深的是婴儿的嘴唇特别红，红
得让孩子看起来有生机，红得让房间变得暖
和起来，红得我疲惫的身心得到一丝慰籍。

“我的孩子，我怀孕十月生的孩子。”我在
内心一次次重复着。怕习惯了一人吃饱全家
不饿的我忘记生命中出现的亲人，怕我在刚
生育后在昏昏沉沉的状态里睡去，忘记只看
了一眼的孩子。

等我睡醒睁开眼睛，望着十分陌生的环
境时，分不清自己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房
间里很暗，也非常冷清，淡蓝色的窗帘像摆设
一样挂在墙上，三张单人铁床中的两张床上
被子被包裹起来，裸露着的铁皮看起来是那
么的冰凉。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环顾四
周才记起，我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刚生育了一
个女孩。

门吱呀开了，爱人十分别扭地抱着孩子
进来。不，应该是掌着孩子小心翼翼地进来
了。看我睡醒了，把孩子放在我身体的左侧。

“你看，孩子!”

“孩子咋这么丑，人家的孩子白白胖胖
的，我们的孩子像个小猴子。”

“别胡说八道，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
“你见过刚生下的孩子？”
“家里的侄子侄女刚生下时都这样。”
我仔细回想每一个我看见过的孩子，还

真没见过刚出生的孩子。
不一会儿，病房门又吱呀开了。

“整个医院就你一个病人，我来看看你有
没有不舒服的，今天是大年三十，过会儿我要
回家吃年夜饭、看春晚。”护士满脸红光，很开
心地望着我们一家三口说道。

“我没啥不舒服的，你走吧!”
“那我先走了，晚点会有值班的医生过

来，有不舒服的记得去找医生。”小护士乐呵
呵地跑了。

那夜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是除夕夜。我
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大年三十的早上生孩
子，娘家人和婆家人该怎样过春节呀，他们肯
定牵挂我吃饭都有遗憾。尤其婆家，我们夫
妻都不在家，独留婆婆一人，咋过节呀？我非
常自责，不该在这样的时候给大家放为难。

爱人站在窗前，听着黑漆漆的夜里绽放
着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他一定也在想家。孩
子在我身边睡得正香。我独自疑惑，在这普
天同庆的日子里，我的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
是她的幸运，还是我的幸运？在这万家团圆
的特殊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团圆，应该是最
有福气的事情吧？

“听说除夕夜有人生了宝宝，我特意从家

里给你们带了饺子，祝福你们一家三口新年
快乐。”除夕夜里快十点的时候，一位年龄较
大的医生推开病房门，送来了他从家里带来
的饺子。

那夜的饺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
饺子。

从那年那夜开始，每年的除夕夜无论准备
多少荤素菜，我一定象征性地做一盘饺子。每
年除夕夜的压轴戏就是给孩子过生日。

孩子小的时候，她总说我简化了她的生
日，用年夜饭替代了生日宴。她长大点后阻
拦我买生日蛋糕，但几家人一起过除夕夜时，
她的堂姐、表姐们提前给她订好了生日蛋
糕。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对过不过生日看
得很淡。除夕夜里有生日蛋糕，她高高兴兴
地吹蜡烛、许愿、唱祝福歌，没有生日蛋糕也
开开心心地说说笑笑。

我望着和我一样高的乖巧孩子，摇着头
对她说：“女大十八变，现在还能看过眼，你就
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多丑。”

“知道了，小时候我是只最丑的小猴子，
而且只有五斤六两，是你一口饭一口米把我
喂成了一百斤。”

“二十年的时间，你还不到一百斤，你浪
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力，还有食物。”

笑声立马被外面的礼炮、烟花和鞭炮声
淹没了。

“每年你俩都说这些。”爱人看着孩子躺
在我怀里嬉笑，夹在我们娘俩中间，急忙拿出
手机定格一张幸福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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